
凉 粉
朱秀坤

! ! ! !夏日黄昏，家乡小城，马路牙
边，一个又一个凉粉摊便开张了。
两张八仙桌，几条木板凳，食客们
叫上一碗，勤快的女摊主马上浇好
各种佐料，端了上来。水乡的凉粉
筋道，爽口，清凉怡人，是祛除暑
意，增进食欲的特色小吃呢。

凉粉的做法可有讲究，选上好
的绿豆淀粉，经阳光曝晒后，用凉
水化开，换几次水，彻底去掉酸味。
再以淀粉与水成 !：" 的比
例，在锅内坐好水，大火烧
开，待水花翻滚时，倒入化
开的蚕豆淀粉，随即用勺柄
在锅里呈顺时针方向搅动，
一会儿工夫锅里已是黏稠的浆糊
状的透明胶体。关火，盛入陶盆或
搪瓷钵，进冰箱冷却，取出来，就是
一盆凝脂似的洁白固体了、倒出
来，呈半透明的圆桶状，这就是果
冻般的凉粉了。手一碰，颤巍巍的，

比婴儿的肌肤还要娇嫩，晶莹剔
透，真正是惹人垂涎。

凉粉是拌着吃的，得有特制的
浅口提篮般的黄铜刨子，底部有一
排排豆粒大的洞眼，有点像漏勺。

贴着果冻般的凉粉一圈圈
盘旋，电线般粗细的粉条便
刨出来了，两指长足矣，如
此刨上几圈，一盘凉粉便有
了。浇上佐料———这是最重

要的，味道美不美主要就在这里，
那花样可真不少，有麻油、酱油、
醋、蒜蓉、辣酱、剁碎的萝卜干、胡
萝卜、榨菜末、香菜末，最后还得有
胡椒粉，如此一大堆佐料拌进去，
焉能不好吃？端起一碗，筷子拌好，

雪白的粉条马上染成了金红色，其
间又夹杂了红橙黄绿紫，夹上一
筷，稀溜稀溜吸进口，清凉，爽口，
有点辣，有点酸，更多的是香与鲜，
直吃得满头细汗，稍后便是发自肺
腑的凉快与惬意。

若是没有那黄铜刨子，也可因
陋就简，以菜刀切成小块，如劈豆
腐一般，调好佐料浇上去，拌好后，
块块都是油光闪烁、顾盼生辉的白
玉，吃起来自有一番美意。

就着这水乡自产的凉粉，喝上
两杯冰镇的啤酒，再来半只盐水
鹅，最好是全家人一齐举箸或三两
知己，在门前天井里，吃着，品着，
就着家长里短小城轶闻，看夕光一
点点淡去，晚凉慢慢地升上来，门
外间或响起三轮车的铃声或人家
唤儿的苍凉呼声，那才真正是小城
的风味，家的感觉。亲切、随和、温
馨又苍凉，让人打心眼里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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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票
吴莉莉

! ! ! !逃票是难为情的事，逛公园、乘电
车、看戏常有逃票的。从前，逃公园门票
的都是小男孩。那时娱乐少，公园里好
玩，门票虽然不过三五分钱，但孩子没
钱，想进去就爬墙头。顽皮小鬼们躲在
公园外墙角，大的先当梯子，腰弯 #$度，
小的踩其背上，手搭墙沿翻身入园，最
后，“弯腰勇士”跳将起来攀墙飞入公园。
春天撩拿摩温（蝌蚪）、
夏天粘野胡子（知了）、
秋天捉蟋蟀。对这群小
囡，公园的纠察也无奈。
罚钞票吧，小人没有；叫
家长领回去吧，爷娘都在忙糊口，没空
来。只要大人晓得了，回去一顿竹笋烤肉
的“生活”，是免不了要吃的。纠察自己家
里孩子也成堆，抓了这帮皮小鬼，动下
恻隐之心，往往口头怒斥一番，总归是
放掉了。

乘车逃票也常有，那多为成人。不
买票的、旧票替代的、冒充月票的（每张
公交车月票六元钱% 市区内通用），人多
时乘机浑水摸鱼。为防逃票，汽车场有
查票制。查票员臂佩一小块酱红色臂
章，随机跳上车，随机查票。他
挨到乘客身边，轻声道：“请出
示你的车票或月票。”有礼又不
失威严。逃票被捉要罚款% 弄不
好再告到你的单位，闹得沸沸
扬扬难做人。我小叔子曾是公交一场查
票的，说起逃票故事来有一麻袋可讲。
逃票丢脸不说，还会误大事。当年弄堂
里有个小青年正谈女朋友，不知谁多
嘴，说他乘电车逃票，女朋友知道后就
此“拜拜”。逃票更有惨烈的故事让人心
酸。上山下乡时，在农村累死累活干一
年，挣不到一张火车票钱。过年小人想
家了，只好扒车回家。我妹妹在黑龙江，
她说，为了回上海看爷娘，就有爬火车
顶逃票的。东北户外是零下几十摄氏度
的严寒，结果活活冻死在车顶上。动乱
年代的往事不堪回首。

现在日子好过，逃票的故事该结束
了吧，不，还有得讲。媒体曝光，逃票以

地铁为多，方式奇出怪样。我虽不常乘地
铁，但仅在 &号线站，就几次看到让人恶
心的镜头，不妨回放给诸君。其一，二十
多岁青年又壮又实，走向敬老卡专用通
道，摸出卡往识别机一拍，堂而皇之通
过，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当时瞎猜：这卡
是他外婆的？阿娘的？老太们总是宝贝孙
辈，肯将福利卡让小人乱用，揩国家的油

她们可不管；或许，老
人根本就不知道敬老
卡放哪儿了。其二，乘
车高峰段时过闸机，几
个肩挎电脑包的男女，

人突然矮下半截，猫腰钻过、立起，还不
忘整整衣衫，然后没入人群，一套动作比
泥鳅还活络，看来“训练”有素。其三：中
午时分乘客不多，有三个老阿姨一路说
笑出站，衣服穿得山青水绿，卖相蛮好
的。到了闸机口，她们个个武大郎再现，
腆着肥肚，强蹲身躯扭出了道口。站起
后，重心一下又难以调整，于是步履踉
跄，跌跌冲冲了好一阵，可还不忘互相对
看而笑，老吃老做了，我倒惊得目瞪口
呆。五六十岁的人，一把年纪了，掼跤骨

折了哪能办？现在看病，最看不起
的就是骨科。骨头断了费用动辄
就要好几万，还不算叫人伺候的
铜钿，丢大捡小，此账怎么算？
有些熟人做事也让人哭笑不

得。一次，去探访重病的老同学，回来的
巴士上几人同车。有位刷了敬老卡，人
问：侬哪能也七十岁啦？她笑，捂着嘴
道：“阿拉爷的”。人又问：照片上是男
的，一看就穿绷，查出来哪能办？她眨眨
眼答：没人查的。我缺正能量，不好意思
当面批评，只有腹诽的本事，从此懒得
理她。

为省几个小钱逃票的，他们袋里未
必缺钱，城门不进而钻狗洞，自毁形象
不值。自毁事尚小，坏了上海国际大都
市市民的形象，事就大了。近闻开始地
铁稽查整治，逃票者的身份信息拟将进
入本市的个人征信系统，这个举措来得
及时。看那些逃票的还敢逃不？

补 高晓建

! ! ! ! ! ! !林佐明
失去控制

（五金配件）
昨日谜面：寥寥几笔求墨宝
（四字出版新词）

谜底：数字图书（注：图，
想要；书，书法）

捉
蜻
蜓
欧
天
长

! ! ! !要是问孩童时代的我，喜欢玩的游戏
是什么？我想答案莫过于捉蜻蜓了。

乡下的蚊子和小昆虫特别多，以之为
食的蜻蜓也多就不足为怪了。在池塘边、
在树丛里、在草垛间，到处可见蜻蜓上下
翻飞的身影。它们的颜色也各不相同，或
红或黑或青，品种多得让人看得眼花缭
乱。尽管我心中有捉住它们的冲动，但是
我知道真的想捉进它们并非易事，得费一
番脑筋才行。

正 午 太
阳毒辣地灼
烤着大地，地
表温度极高，

蜻蜓是承受不了外面如
此的高温，它们往往会选
择躲在阴凉的地方栖息，
这时是捉蜻蜓的好时候。
趁爸妈都在午睡时，我就
偷偷地溜出来，与邻居玩
伴约好同在竹林里碰头。
为什么不选择其他地方，
而选择在竹林里捉蜻蜓
呢？据我多日观察，竹林里
满是那种绿头绿身子的绿
蜻蜓，而且感觉它们大多
数都很笨，警惕性不高，
很容易捉到手。

踏进竹林，得睁大眼
睛看清楚蜻蜓到底栖在
哪根竹枝上，有些蜻蜓
停得过高如果超出了我
们的小手能及的范围，
我们就放弃。只有那些
停在低处的蜻蜓
才是我们所要“猎
取”的目标。捉蜻
蜓是需要一点技
巧的，不光脚要轻
手也要轻。发现合适的
目标后，先得猫下身子，
蹑手蹑脚，走路时不能发
出任何声响，悄无声息地
走到蜻蜓的背后，然后伸
出手慢慢地靠近它的尾
巴，这时候动作是越慢越
好，慢得让蜻蜓觉得你不

是一个会动的人，而是一
竿供它们栖息的竹子。
等到手快要接近它的尾
巴时，动作就要快了，最
好似闪电般划过，蜻蜓还
没反应过来早已在我等
手中。也有一些警惕性较
高的蜻蜓，当我的手快要
触摸到它的尾巴时，没有

想到竟然被它发
现了，惊得它“腾”
地一下子就飞走
了。

当天气阴沉
快要下雨时，成片的蜻蜓
低飞徘徊，也是捉蜻蜓的
好时候，当然这时捉蜻蜓
不能用手了，只能借助于
工具%最好是镂空的网兜。
我家里没有这个东西，只
能挥舞着重重的扫稻场
的竹扫把。要先把竹扫把

举在半空中一动不动，让
蜻蜓误认为是一丛冒出来
的竹子，没有把它视作危
险物。看准时机，朝在四
周盘旋的蜻蜓一扫把扑下
去，总能捉住一两只蜻蜓。
当然，在空地上捉住的蜻
蜓都是小个子的黄蜻蜓，
它们的腹部是赤黄色的，
翅膀是浅黄色，个头远也
没有竹林里的绿蜻蜓大。
捉来的蜻蜓既不能用

也不得吃，把玩它的乐趣
在于把它们放养在蚊帐
里，近距离地看着它如何
振动翅膀优雅地飞来飞
去，幻想有朝一日我也能
造出直升飞机来。

等我看累了，就把它
们放飞了。我知道，自由
的天空才是蜻蜓们真正的
乐园。

香肠的内涵
陈钰鹏

! ! ! !一天，一个苏格兰人和他的妻子一起
逛市场，经过一个煎香肠的摊子。“这香肠
真香啊！”妻子说。“是的，挺香的。如果你
喜欢的话，回去的时候我们再从这儿过。”
苏格兰人不仅喜欢吃香肠，而且有自己的
特产香肠哈吉斯。哈吉斯是一种用羊肉或
羊杂碎为填料的辣味香肠（或香肚），因
!&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伯恩斯（旧译
彭斯）在庆祝自己生日时对哈吉斯香肠的
赞美而闻名世界。如果要用食品打比方
的话，苏格兰人也往往
拿香肠作喻体。

香肠是一种肉制
品，用肉丁或碎肉或
切碎的内脏加肉膘与
各种调味品拌和，然后灌进肠衣或肚
子（广义的香肠包括香肚），进而风干、
发酵、烘焙、烟熏。作为肉制品的一个
感念，香肠的内涵是几乎可以将肠衣
忽略不计的，然而肠衣毕竟又是不可
或缺的成形手段。香肠曾经是、今天依
然是对被斩杀家畜成功利用的
结果。人类在古代乃至更早的
时候就开始制作香肠，尽管那
个时候的香肠和现在的不尽相
同。据称中国在公元前 '&# 年
左右已经出现了用羊肉做的香肠。中
国的香肠有自己的特色，风味多样，有
广东香肠、北京香肠、南京香肠、哈尔
滨红肠等。香肠的优点之一是耐储存，
可应不时之需，充作一个荤菜。

意大利的萨拉米香肠是全球闻名
的，俗称咸香肠，我国的大卖场也出售
这种香肠（如那波利(萨拉米肠———也
称那不勒斯香肠）。萨拉米香肠品种繁

多（至少有 )$种），属于耐储存香肠，采
用专门的微生物发酵。今天的萨拉米香
肠通常用猪肉或牛肉制成，摩德纳曾经
是意大利的萨拉米香肠生产中心，眼下
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生产萨拉米香
肠，而且注明是意大利什么地方的风
味。费利诺风味萨拉米肠的制作自 *$!+

年起受原始生产数据保护，不仅对肉质
有严格规定，生产条件也必须符合要
求，比如用盐比率定为 *,$-.*,&-。那

波利风味的萨拉米肠
的填料猪肉、小牛肉和
猪肉膘的用量分别为
三分之一。此外还有米
兰风味、维罗纳风味、

法布里亚诺风味的萨拉米肠等。
欧洲值得称道的香肠不胜枚举，比

较重要的品种有血肠（亦称红肠或黑
肠）、肝肠、碎肉冻肠、猪头肉和肉皮冻
肠。作为商标而出名的有维也纳煎香肠、
纽伦堡小香肠、法尔茨肉冻灌肠等。

匈牙利人生产的萨拉米香
肠亦颇有名气，人们对萨拉米非
常熟悉，由此而衍生出一个政治
概念———萨拉米策略（就像将一
根萨拉米香肠切成薄片那样，一

点一点地逐步达到政治目的的策略）。
香肠无处不在，但欧洲人不忍说香肠

不好。一位客人在餐馆吃饭，点了一份香
肠，吃着吃着终于把服务生叫来了。“先
生，请问您觉得香肠的什么地方让您不舒
服？”服务生绕着圈子说。“上面的扎结。”
客人说。“这是很正常的呀，每根香肠都有
两个扎结的。”“可是两个扎结之间的距
离太短。”

诗
化
的
校
园

叶
良
骏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
是母校原址上重建的一所
完中。从渊源上算，我与它
没有交集，但因为我中学
"年是在这里，赵家花园
的一草一木，连同青葱岁
月的记忆，是我人生旅途
中重要的，无可替代的起
点站，梦中会不时
浮现。故我经常回
去，学校有事找我，
有活动要我参加，
我都竭尽所能。
这天，是建校

纪念日，不搞庆典，
只是让大家在校园
里走走。 校园里
有一棵我们毕业时
种下的松树，当年
不足 ! 米的小苗，
现在已有 ' 层楼
高。每次去，我总要去树下
站站，抚着鱼鳞般的树干，
触摸着毛茸茸的树叶，恍
惚中，时光穿越，自己又成
了梳长辫的女孩。四合院
前的百年广玉兰，苍劲沉
稳，风吹过，它毫不为动。
树下的石桌石凳，湿漉漉
的，旁边的操场，洁净如
洗。办公楼后面的竹林，已
连成片，一条小径，幽幽地
通往树丛深处。雨中，走在
熟悉的校园，一步一景，一
景一忆，那个做着作家梦
的少女，似乎又在听老校
长马爸爸说：“小良骏，将
来你写了书，别忘了送到
学校给我看。”我的书出来
后，已无处去送，现都在校
史室展出，马爸爸，您能看
到吗？
求真园里，几棵大树

都是当年花匠赵毛弟种下
的，他在花圃教我画几何
图形，不识字的他，竟是使
我开窍的数学老师。摇曳

飘逸的树枝，洒下片片雨
点，朦胧中，又看见赵毛弟
忙碌的身影，脸上满是希
冀。他那声告别时说的：
“要用功！”又在耳畔响起。
“我真的，很用功。”我悄悄
地回答。学校纪念册中有
我几张照片，那是我去陶

研途中的履痕。很
想对着大树再喊一
声：“我现在还在用
功。”老赵，您能听
见吗？
树林里，竖着

一块校歌牌，教育
电视台要在这里采
访我。去年，杨卫红
校长说要写校歌。
因忙于参加话剧
“永远的陶行知”策
划，我没时间做这

件事，找了几位校友写，拖
了几个月，任务没
完成。新学期开学
等着校歌，我只好
自己动手。好在会
写点诗，又做过几
年中学音乐老师，写歌词
虽是第一次，倒很顺利。词
写好后，我找了学长黄白
谱曲，同是“行知人”，配合
默契。校歌很好听，也好
记，师生易记爱唱，我的任

务完成得不错。
对着电视镜头，我想

说很多，但最想说的是“诗
化的校园，盛满真善美”。
绿意盎然的行知实验中
学，处处留着老“育才”的
旧迹。这片土地，曾历尽

沧桑。捐赠校园的
乡贤赵竹林的身
影已消逝在时光
的尽头；老校长马
侣贤和众多老师

已远去；当年遍响的歌
声、笑声，已随风飘走；曾
经编织过的少年梦，大多
消逝在岁月中。但我的心
中，始终留着无尽的诗。
柔软、抒情、美丽的旋律，

分分秒秒伴随我成长，成
熟，直到现在，成为至今
仍站在陶研队伍中的坚
守者。一个学校，可以没
有大楼、礼堂，没有现代
化的体育馆、游泳池……
只要有诗化的校园，时时
散发出真善美的气息，让
学生在离开的几十年里，
想起她就会心暖，就会步
履坚实，就是成功的学校，
就是一所好学校。这所学
校继承了老“育才”的好
传统，努力打造的诗意校
园，处处流露出的“陶味”
和爱意，令人觉得温馨。
从这个角度看，她是不是
我的母校已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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